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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黑人女性身份摇 再现自我化过程
———《宠儿》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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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研究小说《宠儿》,通过分析莫里森笔下遭受性别歧视及种族歧视双重压迫的

黑人女性悲惨命运,探讨黑人女性无身份、无自主权的边缘化状态,揭示了对黑人女性的身份建构思想,即只

有重新书写黑人历史、黑人女性自我意识得到觉醒、自我得以回归、自我身份得到重构,才能摆脱种族主义及

性别主义的双重压迫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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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Reconstruction of Black Female Representation of Selfhood
———A Study of BELO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鄄colonial Feminism

Wang Ting, Shi Yunl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Abstract: Toni Morrison爷s Beloved is studied he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鄄colonial feminism. By discussing the
miserable fate of black females under sexism and racism, analyzing their marginalized state鄄living without identity or
human rights, and exploring Morrison爷 s thoughts on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black females, the thesis demon鄄
strates the writer爷s idea that black females could be rid of the double oppression from racism and sexism only when
their history would be rewritten, their self鄄awareness aroused, their selfhood returned and their self鄄identity recon鄄
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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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美国著名黑人女性作家托妮·莫里森 ( Toni
Morrison)在当今美国文坛享有威誉,“作为历史上

诺贝尔文学奖的惟一黑人女性得主,为 20 世纪美国

文学树起了又一座丰碑冶 [1]。 莫里森自 1993 年获

诺贝尔文学奖后,立即引起国内外读者和评论界的

广泛关注。 近年来,莫里森更是成为美国少数族裔

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和美国文化研究的热点话题之

一。 其代表作《宠儿》被公认为是莫里森最成功、最
经典的小说。 到目前为止,对《宠儿》的探讨涉及小

说有争议的主题、诗歌般的语言、人物塑造、象征手

法和叙事手法等的探究。 现实主义、女性主义、结构

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等学

派也纷纷从中找到佐证材料。
学者们对莫里森作品的解读大多从女性主义方

向出发,探讨黑人女性的自我价值和自我身份等问

题,后又转向从黑人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进

行研究。 近年来,莫里森作品中的后殖民思想已引

起学界重视,取得一些开拓性研究[2 - 5]。 然而,莫里

森作为非裔美国黑人女作家,承受着多重压力,其作

品中流露出的复杂情怀和难解之谜并未完全得以诠

释,系统与深入研究仍有待开展。 文章以后殖民女

性主义批评理论为支撑,借助相关研究成果,对小说

《宠儿》进行再研究,揭示莫里森笔下遭受性别歧视

及种族歧视双重压迫的黑人女性的悲惨命运,指出

造成这种命运的历史及现实根源即父权观念与殖民



压迫,强调非裔黑人女性在性别、种族双重压抑下寻

回自己声音和主体性的努力,探讨莫里森对黑人女

性的身份建构思想,再现黑人女性从边缘化的“他
者冶形象逐渐转变为“自我冶的动态过程。

二、双重压迫下的黑人女性

后殖民女性主义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第三世界女

性,研究者将性别问题与种族问题联结起来,着重考

虑第三世界女性的特殊性,为其利益抗争。 后殖民

女性主义批评家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
曾谈到“学者们常常将第三世界妇女定位于欠发

达、受压迫、没受过教育、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亚洲、
非洲、中东及拉丁美洲国家冶 [6],相对于自诩为现

代、受过教育、能控制自己性和身体、自主决策的西

方女性而言,第三世界妇女往往被认为是无知、贫
困、没受过教育、受传统束缚、以家庭为本、在性方面

受制约、始终作为牺牲品的女性。 同时,批评家们也

认识到人们对第三世界女性的这种认知具有历史和

现实根源,指出世界范围内“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

的政治与经济侵略是以男权意识形态为基础的,
……性别歧视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狼狈为奸

……冶 [7]她们揭露了性别歧视和殖民主义把第三世

界妇女建构为他者的事实,使其在历史上受到双重

的压制。 关于“他者冶,波伏娃指“那些没有或丧失

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

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冶 [8]。 波

伏娃的“他者冶,原意只用于诠释女性相对于男性的

关系,意在揭露男性主宰下女性的从属地位,这一说

法同样适用于后殖民女性主义中“他者冶意义的解

读,这里“他者冶不仅是处于男性从属地位的女性他

者,还是处于白人从属地位的种族他者,而在小说

《宠儿》中,莫里森正是塑造了塞丝这样一个双重他

者形象,试图向人类展现遭受性别和种族双重歧视

的黑人女性的悲惨遭遇,寄托她对黑人女性不幸命

运的同情,同时也表达出对男性中心主义及白人中

心主义的愤懑。
对于非裔黑人女性来说,她们可悲的是不仅落

入奴隶制和白人种族主义的桎梏,而且遭受本族男

性的压制。 在男权社会里,男性处于不可替代的位

置,他们“代表一家之主,保护妻小,制定法律,捍卫

文化冶 [9]。 在《宠儿》中,几乎所有黑人男性都处于

缺席状态,黑尔、西克索、保罗 A 及保罗 F 都只显现

在塞丝的记忆中,从未真正出场,惟一在场黑人男性

就是保罗 D。 表面看来,莫里森塑造的是一个完全

由贝比·萨格斯、塞丝、丹芙及宠儿等黑人女性主导

的黑人民族,事实并非如此。 即使只有保罗一个黑

人男性,黑人女性却仍承受着来自本族男性的压力。
贝比·萨格斯过世后,只有塞丝及女儿丹芙住在蓝石

路的 124 号。 那里尽管 “充斥着一个婴儿的怨

毒冶 [10]3,但依旧是黑人女性的世界。 保罗 D 的到

来,无意中填补了男性缺席的状态。 他暂时充当起

124 号的男主人,通过在 124 号一阵狂摔乱砸,赶走

鬼魂并在身体上占有了塞丝。 由此看来,尽管是在

白人压制下的黑人种族群体中,男性的中心统治地

位依旧无法消除,黑人男性并没有因为同样是白人

的奴隶而与黑人女性站在统一战线上。 其次,保罗

受到宠儿诱惑时,向塞丝提出想要她怀孕。 这里,其
用意并非真想与塞丝结合,而只是将塞丝当作抵挡

宠儿诱惑的工具。 莫里森这样安排,暗示出保罗作

为男性独特的占有欲及优越感,因为让塞丝怀孕无

意中透露出男权社会下男性对女性的占有,无论是

母亲还是孩子,都将隶属于男性的权威之下,成为男

性的附属品。
塞丝逃离“甜蜜之家冶后去了黑人聚居地。 那

里,黑人种族组建起自己的城镇,避开白人种族对黑

人的控制,远离他们的歧视与压迫。 然而,在这个白

人缺席的地方,白人文化的侵蚀却无时无刻不在场。
黑人曾被奴役受压迫,但令人悲哀的是,他们在身体

获得解放后竟然认同了“白人至上主义冶,认同了黑

人的从属地位。 尽管塞丝义无反顾地逃离“甜蜜之

家冶,同黑人男性一样反抗白人奴隶主的奴役,甚至

杀死自己的女儿以宣示黑人种族意识,可是,肤色同

一性并不能消解父权观念下女性的客体地位,在黑

人占主流的黑人聚居地,塞丝杀女被捕的惨剧同样

得不到黑人群体的关心与同情,换来的却是黑人的

鄙夷、嫉恨与唾弃,甚至连保罗也不例外。 他从斯坦

普处得知杀婴事件后,毅然离开了塞丝。 小说中,莫
里森通过描述黑人群体甚至保罗对塞丝的鄙夷与无

情,清楚地暗示出塞丝作为黑人女性生存的艰难,同
时表达了她对黑人男性乃至整个黑人民族身份的怀

疑:他们生活在自己的聚居地,却无形中按照白人的

规则做事,将压迫强加在处于黑人男性“他者冶地位

的黑人女性身上,使其承受双重的歧视和压制。
塞丝亲手杀死亲生女儿,这对母亲来说是何等

残忍。 莫里森设计塞丝杀女而非杀子,其间蕴意不

言而喻:在男权社会里,未成年男孩比女孩地位重

要,牺牲女儿突出的是黑人社会男性中心、女性附属

的生存状态;其次,该情节为塞丝提供了一条替女儿

解除后顾之忧的道路。 面对白人追逐,莫里森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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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丝一种权利,让其帮助女儿摆脱沦为奴隶制牺牲

品的结局,因为她意识到女儿是潜在的“母亲冶,帮
她选择死亡也是为其逃脱最终沦为父权制社会牺牲

品的命运。 这里,作者试图让一个普通黑人母亲出

于“厚重的爱冶 在自由还是死亡面前替女儿作出抉

择。 她不仅在向残忍的奴隶制,更是对男权中心发

出诘问,为什么女性总是被压迫,总是被置于男性的

从属地位? 这里,塞丝杀婴这种极端行为成了奴隶

制逼迫黑人人性泯灭的后果,是男权中心主义所酿

造的不幸结局,也是塞丝为保护后代付出的巨大

代价。
然而,处于边缘地位的黑人女性,不仅要面对来

自本族男权的压力,更可悲的是同黑人男性一样,必
须面对来自处于中心地位的白人种族歧视。 艾勒克

·博埃默早在其《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提到:“殖民

地的妇女,却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被双重或三重

地边缘化。 她们的低人一等不仅仅是因为性别,还
因为种族、社会阶级……冶 [11]在小说的扉页中,莫里

森用“六千万甚至更多冶作为引语,指的就是数百年

来黑人在被掳掠到美洲过程中丧生的人数。 这在一

定程度上昭示出小说的主题,祭奠丧生的黑人同胞,
揭露奴隶制的残酷实质,表达出作者一直以来对种

族问题的深切关注。 在种族主义压迫下,黑人女性

不仅要遭受白人施行的身体政治,还要遭受白人无

形中施加的精神摧残,她们无身份、无地位,即使在

奴隶制消除百余年之后,仍旧无法摆脱记忆中的

阴影。
在奴隶制下,黑人女性同黑人男性一样,首先承

受的是白人奴隶主施行的身体暴力。 无论在哪里,
白人奴隶主均可以肆无忌惮地对黑人女性进行杀

戮、戕害和玷污。 在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也是身体暴

力。 莫里森最为关注的是黑人女性身上的创伤:塞
丝母亲身上的记号、塞丝后背上的“樱桃树冶、宠儿

脖子上的伤痕等。 黑人女性是悲哀的,塞丝不停地

被白人侵犯,还要遭受白人的责罚:“‘学校老师爷让
一个家伙划开我的后背,伤口愈合时就成了一棵

树冶 [10]17。 树干“通红通红的,朝外翻开,尽是汁儿

……还有树叶……冶 [10]79在白人姑娘眼里,那是一颗

树,被美化了的树,可在塞丝心里,那是遭到毒打后

留下的伤口,是白人奴隶主欺凌黑人女性留下的罪

证。 这里,莫里森通过身体再现历史,试图找回黑人

女性的自我身份与自主权。 黑人女性除了遭受毒打

外,还要遭受白人的性暴力,忍受白人奴隶主的百般

欺凌,充当白人满足性欲或繁殖人口的工具。 艾拉

便是这样的典型,虽然莫里森在小说中对艾拉着墨

不多,但那白人父子将她锁在屋子里肆意欺凌的情

形,彰显出作者的深刻用意:艾拉那骇人经历并非个

案,它突出表现了奴隶制下黑人女性的不幸,揭示出

白人种族的兽行,体现出作者对黑人女性主动找寻

身体的自主权及性选择权所寄予的关怀、支持与

鼓励。
长期的奴隶制统治不仅使黑人女性在精神上遭

受摧残。 黑人的话语权掌控在白人奴隶主手里,黑
人女性乃至整个黑人民族都被剥夺了话语权,甚至

自己的语言也被禁止。 对于黑人来说,“争取到发

言权是为自由奋斗的必要部分,对那些受压迫、受剥

削的人来说,是一个必要的开端,是朝向自由迈进的

一步冶 [12]。 没有发言权,就没有自由。 贝比在获得

自由之前只能使用并接受白人奴隶主给自己的名

字;塞丝压根就不记得母亲曾经使用过的语言;丹芙

只能站在教室外面,踮起脚趴着窗台往里偷看;塞丝

惟一一次讲话,也惨遭白人奴隶主毒打报复,差点丢

掉性命,因为主人始终认为 “定义属于下定义的

人———而不是被定义的人冶 [10]190。 由此看来,隐含

在话语中的种族压迫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黑人女

性,心理上的阴影使她们在奴隶制消除百余年后仍

无法安心生活。 贝比认识到“在这个国家里,没有

哪座房子不是从地板到房梁都塞满了黑人死鬼的悲

伤冶 [10]17;塞丝同样痛苦地生活在过去不堪回首的记

忆里,不想提起过去、讲述过去;即使是作为新一代

黑人女性的丹芙,也由于历史原因而生活在逃避、迷
失中,她“不知道去哪儿、干什么冶 [10]14,没有人与她

说话,无论男孩、女孩都不喜欢她。 黑人女作家莫里

森清楚地意识到种族压迫力量的强大。 在她笔下,
贝比、塞丝等成了无数镜子,映射出黑人女性的痛苦

经历,揭示出她们的悲惨命运。
然而,莫里森在作品中所表现的黑人女性无身

份、无自主权、教育缺失、没有话语权的悲惨命运,根
本原因在于男性中心、白人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
作者将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性、颠覆性、边缘性的精神

同黑人女性所遭受双重压迫的经历结合起来,旨在

强调黑人女性以及黑人民族若想找回自我身份及自

主权,必须揭露西方白人文化中心论,解构男权中心

体系,唤醒黑人女性自我意识,对自我身份进行自我

建构。

三、黑人女性的身份重构

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是福柯

的“权力 -话语冶和文化身份确立问题,她们认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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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权和身份,如同性别,是第三世界女性自我确认的

重要组成部分。 莫里森作为非裔黑人女性,身处边

缘化的“他者冶地位,既要面对传统文化的性别歧

视,还要面对主流文化对少数族裔的种族歧视,在两

种文化中她都很难找到归属感,因而重塑文化身份

与女性自我认同则十分必要,因为“文化身份既是

‘存在爷又是‘变化爷的问题。 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

于未来……它们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

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 ‘嬉

戏爷冶 [13]。 因而,重构黑人女性身份并不是对过去的

纯粹恢复,而是在变化中重新定位,认识自我。
那么,莫里森是如何重构黑人女性身份的呢?

不难发现,莫里森借鉴了后殖民女性主义思想。 后

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斯皮瓦克对如何重新书写自己

的文化身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强调“后殖民批

评的人文话语冶及“后殖民批评中的第三世界妇女

的‘发言爷冶 [14]。 莫里森作为非裔女作家,为第三世

界女性代言,她不仅要反思美国奴隶制的历史,反思

传统社会的父权制观念,而且要予以改写,改写被主

流历史观所忽视与边缘化的黑人女性历史,还原黑

人女性的生存状态。 在莫里森看来,这是当代黑人

女性确立自己身份的必要过程。 在小说中,莫里森

试图通过重新书写黑人女性历史,塑造塞丝自我意

识的觉醒到自我回归的历程,来实现其重构黑人女

性身份的愿望,表现其对黑人文化及黑人女性文化

身份的强烈诉求,再现黑人女性从边缘化的“他者冶
逐渐转变的“自我冶化过程。

莫里森的重新书写历史试图通过重构历史,解
构权威性叙事手法来实现。 曾有学者认为:“莫里

森的《宠儿》是一个精心安排踌躇满志的探索历程,
以求填补历史上被忽视部分的空白,记录被遗忘者

和被轻视者的日常生活。冶 [15]作者在解构中重构,目
的在于在形式意义上构建非洲黑人女性身份。 小说

中作者没有采用历时方法、线性结构,没有从“学校

老师冶或其他白人视角叙述黑人历史,而是主要从

塞丝、丹芙及宠儿等黑人女性的视角来审视所发生

的一切。 她采用多视角、多层面、时空交叉的方法,
向人们重现过去奴隶制下的惨痛记忆,展示黑人女

性在种族主义和父权观念双重压迫下的悲惨境遇,
号召黑人女性自我觉醒,找回自我。 小说的 3 部分

各代表一个发展阶段,许多倒叙穿插其中,时间不

同,长短不一,有的向后退回半个多世纪,有的只是

回顾当时发生在不同人物身上同一时刻的事件。 这

样,莫里森把不同的声音组合起来,构筑成不同的人

物形象。 形式上片段化、时间上缺少衔接,莫里森运

用这些叙述技巧,无形中正是对传统写实主义统一

叙述视角的反叛,也是对过去男性叙述权威的挑战。
因此,《宠儿》的“叙述方式不仅是作者社会责任感

的具体化,蕴涵着历史的沉重,同时还包含着她对公

众心理承受能力的体恤,抑或还隐藏着她本人对人

物心理的认同冶 [16]。 这样,一个原本在历史上被剥

夺了话语权力的黑人民族,在莫里森梳理和重述这

段历史的过程中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如果说莫里森重新书写黑人女性历史只是形式

的反叛与挑战,那么,塞丝自我意识觉醒到自我回归

的自我化历程则是作者黑人女性身份构建思想内容

上的充实。 莫里森坚称自己是“黑人女作家冶:“身
为黑人和女性,我能够进入到那些非黑人、非女性者

所不能进入的情感与感受的广阔领域。冶 [10]iii这一身

份是莫里森试图打破弱势群体沉默处境,修正和消

解语言暴力的有利凭借。 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肩上

的责任:“以现代艺术和人性的光芒实现对诸如黑

人妇女这样的双重(多重)弱势群体的观照与关怀,
为他们及其心灵作史。冶 [10]iii因而,莫里森在作品中

选择遭受种族与性别双重压迫下的黑人女性作为代

言人,承担着寻找自我,重塑自我身份的重任,这样,
一个长期“失语冶的民族从仿佛失去理智的黑人女

性身上获得自己的声音和性格,这是莫里森对黑人

女性身份建构思想深层意义上的体现。
黑人女性在历史上长期受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

的双重压迫,不会也不可能立即觉醒,找寻自我,必
然要经历一个长期艰难的历程。 塞丝,一个黑人女

性,是如何成功地找寻自我,实现自我化过程呢? 首

先,“属性冶事件是塞丝自我意识觉醒的开端。 她在

听到“学校教师冶叫侄子们分别罗列人的属性和动

物的属性时,潜意识中感到了不安;在加纳太太告诉

她属性的含义时,她觉得受到了侮辱。 塞丝意识到,
在与动物的比照下,自己拥有人的属性,却被当作动

物来看待,显然她无法忍受。 其次,塞丝的奶水被抢

事件激化了塞丝自我意识的觉醒。 她选择依靠自己

逃离饱受种族主义歧视和性别主义压迫的所谓“甜
蜜之家冶。 对于塞丝———一位有着生育能力的黑奴

母亲来说,出逃意味着黑人女性追寻自己身体和心

理自由的强烈愿望。 最后,塞丝的“杀婴冶事件迫使

其自我意识趋于极端,这是塞丝作为奴隶母亲在奴

隶制社会下所能实行的最无助也是最强烈的反抗方

式。 莫里森通过赋予塞丝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其

对种族主义及性别主义进行反抗,从而构筑黑人女

性自我文化身份,然而,这种反抗必然要经受重重阻

碍,付出巨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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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奴隶制度的残酷蹂躏,塞丝对自己种族

的理解只有沉重与屈辱,面对宠儿的归来,她试图尽

全力弥补自己当年杀死宠儿的愧疚感,最终身心疲

惫,心力交瘁,精神处于崩溃状态。 可以说,塞丝是

美国社会内部殖民统治的直接受害者,她对自己的

种族身份充满焦虑和恐惧,背负着种族沉重而屈辱

的历史不能自拔。 小说结尾,斯坦普牵着马过来时,
塞丝的第一反应仍是“不。 不不。 不不不冶 [10]262。
由此看来,“对抗并不够,在个人反抗之后留下的空

白之处仍有自治的必要———铸造崭新的自我冶 [17]。
这里“铸造崭新的自我冶在莫里森看来是黑人女性

自我的回归:认识到自我才是最宝贵,最重要的。 当

塞丝最终趋向精神崩溃时,莫里森借保罗之口,向塞

丝,更是向众多的黑人女性传达了自我价值,“我们

拥有的昨天比谁都多,我们需要一种明天冶,“自己

才是最宝贵的冶 [10]273。 保罗道出了黑人女性生存的

根本:“只有拥有自我,才能战胜历史遗留的创伤。
塞丝的质疑“我? 我?冶 [10]273这清楚地表明,她开始

真真切切地认识到自我的重要,意识到自我回归的

真正意义。 她已不再是被内心创伤所麻痹的沉睡

者,而是主体性回归、身份得到认可的黑人女性,而
只有此时,塞丝作为黑人女性自我化才得以真正实

现。 同时,莫里森在重构黑人女性身份的过程中也

暗示出当今第三世界女性的出路,只有黑人女性自

我意识得到觉醒,自我身份得到重构,才能摆脱种族

主义及性别主义的双重压迫现状。

四、结论

在小说《宠儿》中,莫里森通过描述遭受种族主

义和性别主义双重压迫下的黑人女性的悲惨命运,
将批判矛头直指男性中心主义及白人中心主义,以
其独到的写作手法揭示出黑人女性在解放过程中对

自我身份的诉求,表达了莫里森对黑人女性生存状

态的深切关注,渗透出其重构黑人女性身份,再现自

我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思想。 在小说中,她对后殖民

语境下边缘女性主体身份的忧虑与思考,对第三世

界女性生存状态的担忧,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讨

在当今世界仍具有普遍意义和社会价值,值得人们

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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